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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何
志
平
先
生
是
香
江
名
人
，
年
輕
時
為
眼
科
名
醫
，
抱

得
台
灣
影
星
胡
慧
中
美
人
歸
，
中
年
棄
醫
從
政
，
董
建
華

年
代
官
拜
特
區
政
府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
近
年
轉
行
做
民

間
公
共
外
交
，
任
中
華
能
源
基
金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行
走

美
國
和
聯
合
國
等
國
際
場
合
，
傳
遞
中
國
好
聲
音
。

前
不
久
，
何
先
生
在
中
環
昃
臣
道
一
號﹁
香
港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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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一
眾
傳
媒
人
小

聚
。
溫
莎
房
是﹁
香
港
會﹂
中
的
一
間
大
房
，
裝
潢
典
雅
考
究
，
透
出
英

國
貴
族
的
紳
士
風
格
。
尤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
入
大
廳
後
左
手
牆
上
，

首
張
照
片
就
是
英
女
王
伊
利
沙
伯
二
世
和
菲
臘
親
王
的
彩
色
合
照
。
招
待

員
白
西
裝
、
白
手
套
、
黑
呔
，
上
菜
送
咖
啡
一
律
女
士
優
先
。
席
間
，
一

位
媒
體
人
欲
接
手
機
來
電
，
被
主
人
家
使
眼
色
善
意﹁
制
止﹂
，
因
為
會

所
內
不
允
許
使
用
手
機
。

此
次﹁
香
港
會﹂
小
聚
，
吃
的
什
麼
早
已
忘
記
，
但
何
志
平
先
生
講
的

故
事
卻
恍
若
昨
日
。
他
說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初
，
他
第
一
次
經
過﹁
香

港
會﹂
的
情
景
永
遠
難
忘
。
爺
爺
某
日
領
着
他
路
過
這
裡
，
認
真
地
對
他

說
，﹁
經
過
這
裡
，
一
定
要
離
遠
一
點
，
不
然
會
被
人
抓
起
來
。﹂
何
先
生

解
釋
，﹁
香
港
會﹂
於
一
八
四
六
年
代
由
一
位
英
國
海
軍
上
將
創
辦
，
會
員

清
一
色
是
怡
和
、
太
古
和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洋
人
們
。﹁
香
港
會﹂
是
港
英

殖
民
時
代
權
力
和
地
位
的
象
徵
，
華
人
只
有
望
一
眼
的
份
兒
，
根
本
進
不

去
。
它
是
洋
人
的
高
檔
私
人
會
所
，
娛
樂
和
商
務
的
私
密
空
間
，
英
國
殖

民
者
才
有
資
格
享
用
它
。
華
人
若
不
遠
遠
走
開
，
隨
時
被
人
當
賊
辦
。

何
先
生
接
下
來
的
故
事
更
加
精
彩
。
十
八
歲
那
年
，
意
大
利
駐
港
總
領

事
邀
請
他
去﹁
香
港
會﹂
拉
小
提
琴
，
為
一
個PA

R
T
Y

助
興
。
來
到
這

裡
後
，
保
安
卻
不
讓
他
進
，
最
後
只
能
從
服
務
人
員
進
出
的
後
門
進
去
。

他
感
嘆
道
，
那
個
年
代
華
人
與
洋
人
根
本
就
不
是
生
活
在
一
個
世
界
裡
，

前
後
門
的
差
別
顯
示
了
雙
方
的
距
離
。

何
先
生
在﹁
香
港
會﹂
的﹁
演
出﹂
還
在
繼
續
。
一
九
九
一
年
，
當
時
他

已
成
為
大
名
鼎
鼎
的
眼
科
醫
生
。
因
為
醫
好
了
一
個
富
翁
的
眼
疾
，
對
方
為

表
感
謝
，
送
給
他
一
個
特
殊
的﹁
禮
物﹂
︱
︱﹁
香
港
會﹂
會
籍
。
當

時
，
只
有
極
少
數
有
地
位
的
華
人
才
能
享
受
這
個
殊
榮
。
他
不
勝
唏
噓
，

﹁
沒
想
到
我
這
個
當
年
從
後
門
才
能
進
的
窮
小
子
，
可
以
成
為
會
員
。﹂

﹁
香
港
會﹂
的
歷
史
正
是
香
港
殖
民
史
的
縮
影
。
直
到
一
九
八
五
年
，

它
才
開
始
有
華
人
會
員
，
其
中
一
人
是
鄧
蓮
如
女
男
爵
，
一
九
九
六
年
回

歸
前
一
年
，
才
接
受
其
他
女
會
員
。
這
裡
的
樓
上
至
今
仍
保
留
有
幾
個
房

間
供
男
士
專
用
，
供
他
們
吸
煙
、
談
生
意
、
娛
樂
，
當
然
也
可
以
說
一
些

女
士
不
宜
聽
的
話
了
。

我
也
想
起
自
己
第
一
次
到﹁
香
港
會﹂
的
經
歷
。
我
原
想
帶
幾
份
報
刊
給

請
客
的
朋
友
，
但
被
門
口
保
安
禮
貌﹁
扣
下﹂
，
與
公
事
包
一
道
暫
存
在
G

層
儲
物
間
，
後
主
人
家
接
我
們
才
能
上
樓
。
一
如
昨
日
，
今
天
的﹁
香
港

會﹂
會
員
非
富
即
貴
，
前
特
首
董
建
華
先
生
喜
歡
在
這
裡
用
餐
，
據
說
是

為
躲
避
狗
仔
隊
。
何
先
生
告
訴
我
，
沒
有
幾
位
資
深
會
員
推
薦
，
以
及
一

個
專
門
委
員
會
嚴
格
審
核
，
你
別
想
成
為
會
員
，
有
多
少
錢
都
不
行
。

望
着﹁
溫
莎
房﹂
牆
上
英
女
王
夫
婦
的
畫
像
，
聽
着
何
先
生
娓
娓
道
來

的﹁
香
港
會﹂
故
事
，
我
的
思
緒
彷
彿
閱
盡
一
個
半
世
紀
港
英
殖
民
時
代

歷
史
的
雲
煙
。﹁
香
港
會﹂
就
像
老
舍
先
生
筆
下
的
名
劇
︽
茶
館
︾
，
望

斷
世
事
滄
桑
，
閱
盡
人
間
冷
暖
。

昔
日
的﹁
香
港
會﹂
早
已
像
帝
國
夕
陽
，
杳
無
蹤
跡
。
今
日
之﹁
香
港

會﹂
依
然
在﹁
一
國
兩
制﹂
下
的
新
香
港
保
留
着
，
散
發
着
獨
一
無
二
的

魅
力
。

何志平細述「香港會」滄桑

那
年
的
書
展
，
阿
杜
推
出
了
一
部
︽
星
星
伴

我
行
︾
，
據
云
大
為
暢
銷
。
今
年
，
他
又
有
了
一

部
大
爆
與
兩
岸
三
地
女
星
秘
聞
，
和
一
己
情
慾
的

︽
我
伴
星
星
行
︾
，
其
不
洛
陽
紙
貴
者
，
幾
稀

矣
。

阿
杜
者
，
杜
惠
東
是
也
，
乃
前
嘉
禾
宣
傳
總
監
，

憑
此
職
位
，
與
明
星
交
往
頻
繁
，
所
掌
握
內
幕
，
自

是
資
料
豐
富
。
在
這
部
書
中
，
鄧
麗
君
成
了
書
中
的

﹁
重
頭
戲﹂
，
設
有
專
章﹁
巨
星
難
忘﹂
，
縷
述
他

與
鄧
麗
君
的
交
情
；
其
中
有
節﹁
鄧
麗
君
從
未
曝
光

的
劇
本﹂
，
堪
稱
獨
家
資
料
。
這
劇
本
的
故
事
，
是

鄧
麗
君
的
，
特
邀
請
阿
杜
合
著
，
還
自
願
出
資
五
百

萬
，
嘉
禾
五
百
萬
拍
電
影
，
已
商
于
仁
泰
執
導
。
可

惜
不
久
，
鄧
麗
君
便
得
急
病
逝
世
於
泰
國
，
這
部
戲

遂
胎
死
腹
中
。

阿
杜
與
鄧
麗
君
相
知
相
交
，
友
誼
彌
篤
，
不
涉
男

女
私
情
。
有
私
情
者
，
阿
杜
亦
毫
不
遮
掩
，
這
可
見

於﹁
霧
水
情
緣﹂
一
章
，
涉
及
的
星
星
計
有
大
阪
淑

女
、
高
松
市
美
人
、
八
代
市
華
僑
領
袖
之
女
、
金
邊

中
法
混
血
美
人
、
泰
國
小
姐
、
上
海
美
女
等
，
一
一

入
筆
下
。
其
中
，
有
阿
杜
年
少
行
船
的
輕
狂
韻
事
，

也
有
婚
後
的﹁
出
軌﹂
，
而
描
述
亦
至
為
裸
露
，
如

與
高
松
市
美
女
：

﹁
這
一
次
帶
她
入
房
，
門
一
關
便
相
擁
入
吻
，
摟
腰
廝
磨
愈

親
愈
密
舌
涎
交
流
，
少
年
男
女
動
了
真
情
，
感
覺
上
她
毫
不
抗

拒
接
受
寬
衣
撫
摸
，
日
本
人
性
觀
感
較
隨
便
，
我
們
便
成
其
好

事
。﹂又

如
與
金
邊
混
血
美
人
，
阿
杜
用
五
百
美
元﹁
包﹂
了
四

日
，﹁
晚
晚
在
俺
房
艙
內
雲
雨
不
歇﹂
，
並
形
容
她﹁
性
技
超

凡﹂
。
但
相
信
最
令
阿
杜
銷
魂
的
還
是
泰
國
小
姐
。
另
如
上
海

高
大
美
人
，
他
如
此
描
繪
：

﹁
拖
手
就
走
出
門
上
的
士
，
直
趨
尖
沙
咀
香
港
酒
店
，
的
士

中
挨
身
碰
面
十
分
親
切
，
到
酒
店
後
取
匙
入
房
，
門
一
開
，
阿

杜
推
腰
而
入
，
兩
臂
輕
抱
玉
腰
拉
近
身
向
前
一
吻
。
哎
！
不
抗

拒
，
竟
亦
吻
唇
送
舌
吻
得
入
心
，
以
後
手
部
運
動
又
互
擁
上

床
，
完
成
一
件
人
生
最
快
樂
的
大
事
。﹂

其
時
阿
杜
已
有
家
小
，
這
一
段
情
緣
，
竟
然
是
有
疾
而
終
。

﹁
終﹂
的
原
因
是
：
二○

○

三
年
，
阿
杜
獲
蘇
州
軍
人
世
家
招

待
，
連
吃
六
天
大
閘
蟹
，
返
港
得
了
個
血
管
梗
塞
腎
臟
不
通
之

症
，
緊
急
開
刀
之
後
變
了
身
弱
病
殘
之
人
，
每
晚
須
洗
腎
，

﹁
過
往
情
緣
，
被
迫
斬
纜﹂
。

阿
杜
如
此
坦
坦
蕩
蕩
，
正
如
他
自
云
：
江
湖
浪
子
也
。
而
阿

杜
者
，
男
人
也
，
又
怎
禁
制
得
住
色
香
誘
惑
？
何
況
，
他
根
本

就
是
一
個
多
情
人
。

近
年
，
阿
杜
受
盡
洗
腎
之
苦
，
近
聞
他
身
體
每
況
愈
下
，
聞

之
黯
然
。
認
識
阿
杜
，
應
是
七
十
年
代
中
，
當
年
也
，
韓
流
未

起
，
東
洋
風
獨
勁
；
那
時
我
主
編
一
份
周
刊
︽
大
電
視
︾
，
開

設
的
日
本
明
星
專
欄
，
本
由
粗
識
日
文
的
我
執
筆
，
精
通
日

文
的
阿
杜
加
盟
，
自
是
大
喜
過
望
，
我
便
收
筆
讓
賢
了
。
阿
杜

的
生
花
妙
筆
，
果
然
大
受
讀
者
歡
迎
。
其
時
，
阿
杜
任
︽
華
僑

晚
報
︾
校
對
，
我
便
想
：
如
此
大
才
，
真
是
屈
就
了
，
定
有
騰

飛
之
日
。

果

然

不

久
，
他
便

受
嘉
禾
眾

老
闆
的
垂

青
，
做
起

宣
傳
大
員

來
，
開
闢

了
他
人
生

另
一
個
高

潮
。

傳奇人阿杜

女
朋
友
確
診
零
期
乳
癌
，
不
敢
告
知
年
邁
雙
親
，
家
庭
支
柱
如

何
面
對
？
她
不
服
氣
，
才
卅
歲
未
婚
，
起
居
飲
食
正
常
，
為
何
偏

偏
選
中
她
？
是
否
因
大
汗
、
常
用
止
汗
劑
而
導
致
乳
癌
？
我
不
懂

回
答
，
只
有
向
她
推
介
二○

○

五
年
成
立
，
現
時
有
超
過
二
千
會

員
的﹁
香
港
乳
癌
基
金
會﹂
，
很
快
她
得
到
了
支
援
，
整
個
人
也

放
鬆
了
。

實
在
，
基
金
會
的
創
會
人
張
淑
儀
醫
生
有﹁
乳
癌
聖
手﹂
的
稱
號
，

她
生
適
逢
時
，
一
九
七
七
年
香
港
大
學
醫
科
畢
業
後
，
到
美
國
學
習
，

剛
遇
上
美
國
醫
治
乳
癌
的
發
展
黃
金
期
，
她
將
許
多
新
的
治
療
及
普
查

方
法
帶
回
來
了
。
當
年
，
患
乳
癌
必
須
接
受
全
切
除
手
術
，
然
後
戴
義

乳
，
有
過
來
人
幽
默
說
過
：﹁
義
乳
形
狀
似
砵
仔
糕
，
朝
行
晚
拆
，
身

心
放
輕
鬆
，
晚
晚
夢
周
公
。﹂
但
，
醫
學
漸
漸
進
步
，
張
醫
生
引
進
了

部
分
切
除
手
術
，
甚
至
乳
房
重
建
，
就
是
將
病
者
身
體
背
部
或
腹
部
的

組
織
用
來
重
建
乳
房
。

張
醫
生
的
第
一
位
接
受
此
項
新
手
術
的
病
人
是
一
位
護
士
長
，
乳
房

有
一
粒
花
生
大
小
的
腫
瘤
，
部
分
切
除
了
，
化
療
、
電
療
十
分
成
功
。

退
休
後
，
依
然
每
年
寄
上
聖
誕
卡
，
告
知
張
醫
生
她
不
時
去
買
新
款
胸

圍
，
生
活
如
意
。

女
性
患
上
乳
癌
總
愛
找
女
醫
生
，
她
接
觸
過
不
少
難
忘
案
例
，
有
年

輕
婦
女
不
能
面
對
，
走
上
自
殺
之
路
，
希
望
丈
夫
可
以
找
到
一
位
可
以

為
他
生
孩
子
的
太
太
；
又
有
年
輕
媽
媽
怕
見
不
到
子
女
成
長
，
終
日
以

淚
洗
面
，
直
至
見
有
過
來
人
，
子
女
長
大
了
依
然
健
在
，
她
如
釋
重

負
，
有
如
打
了
強
心
針
。
原
來
過
來
人
的
一
句
，
好
比
醫
生
和
家
人
好

友
說
上
千
百
句
，
於
是
，
張
醫
生
想
起
了
找
康
復
病
人
聽
病
患
者
訴
衷

情
，
收
效
奇
佳
。

蔡
梁
婉
薇
女
士
當
年
任
郵
政
署
助
理
署
長
，
一
向
身
體
健
壯
，
是
個
工
作
狂
，

怎
料
確
診
了
，
自
知
抗
癌
道
路
漫
長
，
思
前
想
後
，
向
同
事
發
出
了
一
封
病
假

信
，
說
明
患
上
乳
癌
，
一
時
間
得
到
無
數
的
祝
福
。
半
年
的
療
程
中
，
她
反
省
往

日
太
專
注
工
作
忽
略
健
康
。
蔡
太
終
於
康
復
了
，
返
回
工
作
崗
位
，
同
事
亦
因
她

的
情
況
，
開
始
關
注
乳
房
問
題
，
亦
有
因
而
及
早
發
現
的
個
案
。
後
來
蔡
太
更
升

為
副
署
長
，
證
明
癌
病
並
不
可
怕
，
不
單
可
以
復
原
，
更
可
以
升
級
哩
。

香
港
乳
癌
基
金
會
鼓
勵
男
男
女
女
都
要
習
慣
乳
健
檢
查
，
三
管
齊
下
。
︵
一
︶

自
我
檢
查
，
倘
若
熟
悉
的
乳
房
出
現
變
化
，
發
覺
有
不
痛
的
硬
塊
，
就
要
見
醫

生
；
︵
二
︶
由
醫
護
人
員
臨
床
觸
查
；
︵
三
︶
X
光
造
影
檢
查
，
約
兩
年
一
次
。

乳
癌
分
零
至
四
期
：
零
期
，
癌
細
胞
未
有
侵
蝕
現
象
；
一
期
，
腫
瘤
二
厘
米
左

右
，
無
癌
細
胞
轉
移
；
二
期
，
二
至
五
厘
米
，
有
癌
細
胞
轉
移
；
三
期
，
五
厘

米
，
腋
下
淋
巴
結
四
粒
以
上
，
有
癌
轉
移
；
四
期
，
轉
移
性
乳
癌
、
肝
肺
等
可
能

受
影
響
。

其
實
有
關
乳
癌
的
恐
懼
很
多
，
要
破
解
或
有
不
敢
問
的
問
題
，
我
推
薦
你
參
閱

由
基
金
會
主
席
霍
太
著
作
的
天
書
︽
乳
癌
一
百
問
︾
，
絕
對
有
好
處
。

乳癌不可怕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欣
宜
最
近
在
微
博
上
宣
布﹁
快
樂
與
肥
瘦
無

關
。
我
不
會
再
為
其
他
人
而
生
活
。
做
自
己
最

舒
服
。﹂
我
們
看
着
欣
宜
長
大
，
看
她
在
肥
與

瘦
之
間
掙
扎
，
旁
觀
者
也
為
她
辛
苦
。
與
其
做

一
個
他
人
眼
中
很﹁
索﹂
而
壓
抑
自
己
的
人
，

不
如
開
心
做
回
自
己
，
這
是
現
代
人
的
必
然
選
擇
，

當
然
也
需
付
出
重
大
代
價
，
包
括
可
能
賠
上
身
體
健

康
和
事
業
前
途
，
尤
其
在
美
醜
觀
念
十
分
狹
隘
殘
酷

的
香
港
。

其
實
以
歐
美
的
標
準
，
她
也
真
不
算
肥
；
即
使
是

藝
人
，
如
國
內
的
韓
紅
，
也
不
會
因
為
胖
而
失
了
歌

迷
。
藝
人
講
的
應
是
形
格
和
創
意
，
表
象
可
以
成
為

好
玩
的﹁
符
號﹂
遊
戲
，
問
題
是
香
港
口
味
太
單

一
，
沒
有
足
夠
的
多
元
市
場
，
去
抗
衡
主
流
觀
眾
和

媒
介
的
冷
待
和
巨
大
壓
力
。
如
果
連
欣
宜
也
走
不
出
一
條
路
，

我
們
就
遑
論
要
當
甚
麼
賽
倫
敦
紐
約
的
神
級
大
都
會
。

不
過
所
謂
做
自
己
，
也
不
完
全
非
黑
即
白
。
現
今
社
會
，
好

像
要
做﹁
自
己﹂
便
得
與
其
他
人
切
割
斷
裂
。
我
們
為
了
做
自

己
，
便
培
養
出
很
大
的
自
我
意
識
，
做
出
很
多
前
人
不
敢
或
不

屑
的
行
為
，
於
是
爆
出
新
能
量
，
社
會
變
得
更
鮮
活
、
好
玩
、

在
地
和
多
元
並
蓄
，
是
大
好
事
。
然
而
到
了
一
個
程
度
，
我
們

苦
苦
抓
住﹁
自
我﹂
，
無
法
與
人
建
起
深
厚
的
內
心
聯
繫
；
於

是
由
當
初
建
立
自
我
、
做
回
自
己
的
快
樂
，
慢
慢
墮
入
無
止
境

狂
抓
之
苦
，
遠
離
眾
生
，
這
是
當
初
沒
想
到
的
。
當
然
我
反
對

放
棄
個
人
而
服
膺
集
體
，
但
從
人
羣
中
建
立
自
我
、
突
出
自

我
，
只
是
回
應
了﹁
從
哪
裡
來﹂(from

)

的
問
題
，
日
後
還
須

解
決﹁
往
哪
裡
去﹂(to)

的
困
惑
。

有
時
逛
書
店
，
見
到
時
下
很
多
勵
志
書
都
有
條
公
式
：
上
班

一
族
日
做
夜
做
，
高
薪
厚
職
，
某
天
突
然
頓
悟
，
醒
覺
人
生
不

應
只
有
工
作
，
於
是
從
職
場
出
走
，
去
旅
行
、
學
做
咖
啡
或
麵

包
、
或
去
種
田
，
從
此
找
到
人
生
快
樂
和
真
義
，
再
創
立
個

N
G
O

，
傳
揚
快
樂
的
方
法
。
我
相
信
這
些
經
歷
都
是
真
誠
的
，

很
動
人
。
問
題
是
出
走
之
後
，
我
們
怎
樣
去
面
對
當
初
的
選

擇
？
當
我
們
走
遍
大
半
個
地
球
去
找
尋
自
己
的
時
候
，
夜
靜
時

也
可
想
想
這
問
題
。

做自己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西
伯
利
亞
鐵
路
是
世
界
上
最
長
的
鐵
路
，
連

接
俄
羅
斯
首
都
莫
斯
科
和
日
本
海
岸
的
海
參

崴
，
全
長
九
千
二
百
八
十
八
公
里
，
若
把
莫
斯

科
至
前
沙
俄
首
都
聖
彼
得
堡
的
路
程
計
算
在

內
，
總
長
超
過
一
萬
公
里
，
共
穿
越
八
個
時

區
，
連
續
不
停
地
站
地
行
駛
，
全
程
需
時
七
日
七
夜

的
時
間
。

心
願
是
搭
乘
鐵
路
由
東
而
西
橫
越
整
個
俄
羅
斯
西

伯
利
亞
，
旅
程
起
點
便
由
海
參
崴
開
始
，
適
逢
西
伯

利
亞
航
空
今
年
正
式
開
通
香
港
直
航
海
參
崴
的
航

班
，
不
須
如
先
行
者
般
要
在
韓
國
仁
川
機
場
轉
機
！

海
參
崴
︵V

ladivostok

︶
是
俄
羅
斯
濱
海
邊
疆
區

首
府
，
面
積
五
百
六
十
多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七
十
多

萬
，
是
外
滿
洲
也
是
俄
羅
斯
遠
東
地
區
最
大
的
城

市
。
城
市
臨
近
俄
、
中
、
朝
三
國
交
界
之
處
，
三
面

臨
海
，
擁
有
優
良
的
天
然
不
凍
港
，
地
理
位
置
優

越
，
是
俄
羅
斯
在
太
平
洋
沿
岸
最
重
要
的
港
口
，
也

是
俄
羅
斯
太
平
洋
艦
隊
司
令
部
所
在
地
。

其
實
，
海
參
崴
是
這
裡
還
屬
中
國
領
土
時
的
中
文

舊
名
，
據
說
因
盛
產
海
參
而
得
名
。
一
八
六
零
年

︽
中
俄
北
京
條
約
︾
簽
訂
後
被
沙
俄
佔
領
，
中
文
易

名
符
拉
迪
沃
斯
托
克
，
意
謂﹁
征
服
東
方﹂
；
但
對

於
仍
居
此
地
的
中
國
人
，
還
是
取
海
參
崴
為
名
，
寄

望
有
朝
一
日
回
歸
中
國
版
圖
。

海
參
崴
又
是
一
個
風
景
秀
麗
的
療
養
勝
地
，
已
成
為
僅
次
於

黑
海
、
波
羅
的
海
沿
岸
的
第
三
旅
遊
療
養
勝
地
。
這
裡
有
良
好

的
海
濱
浴
場
，
環
境
優
美
，
每
逢
夏
季
，
來
自
遠
東
各
地
、
西

伯
利
亞
、
歐
洲
部
分
乃
至
外
國
的
遊
客
、
療
養
者
成
千
上
萬
。

搭
乘
西
伯
利
亞
航
班
直
飛
海
參
崴
，
抵
埗
已
是
凌
晨
二
時
，

一
日
市
內
遊
行
程
主
要
參
觀
博
物
館
，
但
都
是
沒
有
太
大
吸
引

力
的
小
館
，
唯
有
潛
水
艇
博
物
館
稍
具
看
頭
。
晚
餐
後
即
往
火

車
站
，
踏
上
長
達
萬
里
、
由
東
往
西
行
的
鐵
路
長
征
。

在
海
參
崴
火
車
站
有
紀
念
柱
標
誌
着
由
西
面
起
點
莫
斯
科
出

發
至
東
面
終
點
海
參
崴
的
全
程
長
度
︱
︱﹁9288
﹂
，
乘
客
爭

相
倚
柱
拍
照
留
念
，
以
誌
西
伯
利
亞
鐵
路
之
旅
。

「征服東方」海參崴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記得那是一個姍姍來遲的春天。微寒的春風吹
過清明前萬物甦醒的原野，除了絲絲垂柳和叢叢
青蔥的冬青馱着春色走進季節的每一個角落外，
其他一些植物彷彿仍在酣睡之中。迎春花微張着
惺忪的睡眼，桃樹的枝椏上灑落着點點粉色的花
蕾，冬眠的生命渴望着第一場春雨的滋潤。惟有
那靈動的溪水沿着春天的脈搏在華陽山麓的溝壑
間潺潺流淌，以一股不可阻擋之勢匆匆融入春的
河流。棲息在顯露朵朵絨綠的草地上的鳥兒銜着
春草箭似地飛向遠方，彩蝶與飛蟲也在懶散之中
窺視着人間的春色，或飛舞或爬行，或棲息或隱
匿，萬物之靈在春天的萌動與孵化中顯得楚楚動
人。
車行魯西南山區，遠處的華陽山麓在初春午後
的陽光照耀下顯得分外絢麗妖嬈，華陽山麓的樂
清革命烈士陵園近在咫尺。陵園被層層疊疊的綠
樹灌木叢覆蓋着，微風拂煦中便有啾鳴的鳥語傳
來，更有陣陣花香和草木的芬芳沁人心脾。遠道
而來的三位軍營戰友終在20年後相聚在華陽山
畔。那個不眠之夜是令人心醉的，而黎明之前的
期盼更充滿了愁腸百結。退役後我們曾經相聚漢
水。那時我們約定去看望犧牲的戰友的父母親

人，而第二次相聚竟然是漫長的30年後的那個清
明前。真摯的守望是無法用時間來衡量戰友的情
分的。這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期待，更是一段不堪
回首的歲月。「杜鵑啼血」、「忠心報國」的思
想滲入了我們這一代人的骨髓，也許不經歷那段
歲月的人是無法理解這段延續了30年的情緣。有
誰能用文字來詮釋心中惟有祖國的戰士的高尚情
操。作為捍衛中華民族尊嚴的那場戰爭是無法以
時間來沖淡記憶的，對祖國的忠誠是兒女之於母
親的偉大情感。
我們緩步走進樂清革命烈士陵園，沿着石階拾
級而上。肅立在革命烈士紀念碑前，此刻，陽光
從蒼松翠柏的枝椏間，灑下細密的金線，掛滿紀
念碑的四周，彷彿在向英烈們默默致敬。在烈士
紀念碑前默立一個時辰後，便與兩位戰友邁着虔
誠的步履來到革命烈士事跡陳列室；在講解員的
引領下，我們便徑直來到犧牲的兩位戰友的遺像
前。遠道而來的戰友止不住淚流滿腮，20年後的
相逢竟加劇了思念的情感。站在烈士遺像前，那
一幕幕，那一個個片斷便湧上心頭，腦海中浮現
出兩位犧牲戰友生前的歷歷往事。那是入伍的第
二年，我們所在連隊接到抽調5名戰士去南方邊

境前線參加自衛反擊作戰的命令。同年入伍的戰
友中，兩名中共預備黨員和三名團員身份的戰士
被選中參戰。以後的日子，儘管與戰友失去了聯
繫，但前線的戰報還是不斷傳到後方部隊。
我們期盼着赴前線的戰友早日凱旋。然而，在
漫長的等待與期盼中，一個令人心碎的消息傳
來，5位奔赴前線的戰友中，王強與李建國犧牲
了。這個冬季對於我們不僅顯得漫長而且有令人
窒息的感覺。失去戰友的悲痛是無法用言語表述
的。朝夕相處的戰友最終安息在他們家鄉的革命
烈士陵園中。記得也是清明前那個春寒料峭的日
子，受部隊首長指派，我一人來到了這個魯西南
山區偏僻的縣城，熙熙攘攘前來瞻仰烈士英魂的
鄉親擠滿了這個本來就十分簡陋的烈士陵園。離
清明還有三天，雨卻從早晨一直落到黃昏，淅淅
瀝瀝的春雨夾着冰涼的風，使人渾身感覺難耐與
寂寞。王強家兩個姐姐及父母都在縣城工作，家
庭生活條件尚好；但李建國卻是李家獨子，父母
的掌上明珠，失去兒子的悲痛使兩位老人一夜之
間蒼老了許多。幾個山東籍的戰友來徵詢我們的
意見：他們準備認李建國父母為乾爹乾媽，決定
終生贍養英雄的父母。而李建國的父親原擔任一
個村的黨支書，失子的悲痛使這位老黨員更加堅
強，他承包了數百畝荒山，種植了各種樹木，與
老伴相依為命食宿在華陽山畔的一個小山崗……
當我們在30年後見到李建國父母時，這兩位老

人的兩鬢早已似雪花般斑白，但身子骨卻十分硬

朗，年逾古稀的老人還能在山上像小伙子一樣巡
山護林。我們暗暗欽佩這兩位可敬可愛的老人。
走出樂清革命烈士事跡陳列室，我們在這片海

拔千餘米的山巒中採摘了兩束杜鵑花。雨後的魯
西南華陽山麓被一片片火紅的杜鵑花覆蓋了。舉
目遠眺，那山，那杜鵑花開遍的山野彷彿是被烈
士的鮮血染紅的；紅得那樣驚心動魄，紅得那樣
嬌艷鮮亮。我和戰友手捧着杜鵑花，邁着緩慢的
步子，再次走進樂清革命烈士事跡陳列室，來到
兩位犧牲戰友的遺像前默默地將兩束杜鵑花獻
上，然後，輕輕地離去，怕驚動安息的戰友。當
我們離開這片哺育英雄的故土時，烏雲又遮住了
陽光，竟然下起了細雨。我想，也許這雨也通人
性，就讓春雨加入祭奠英靈的行列吧！

春 祭
百
家
廊

俞
慧
軍

在
醬
菜
舖
裡
看
到
有
好
冬
菜
，
便
去
割
了
一
斤
肥
瘦
相
間

的
前
夾
肉
，
絞
成
了
肉
餡
，
準
備
做
冬
菜
肉
餅
。
天
氣
炎

熱
，
人
的
口
味
清
淡
，
對
肉
食
多
有
排
斥
，
但
總
吃
素
也
不

行
，
冬
菜
肉
餅
不
僅
小
孩
子
愛
吃
，
就
連
老
人
也
不
會
因
為

牙
口
不
好
而
錯
過
這
道
家
常
美
味
。

說
起
冬
菜
，
以
前
在
國
營
雜
貨
舖
裡
有
兩
種
版
本
，
一
是
用

芥
菜
的
肥
厚
葉
梗
做
成
，
另
一
是
選
用
白
菜
的
菜
心
部
位
製
作
，

味
道
也
有
不
小
的
區
別
，
可
供
選
擇
。
其
實
兩
者
的
做
法
差
不

多
，
都
是
用
鹽
和
酒
醃
漬
，
只
是
配
料
不
同
，
所
以
味
道
相
殊
。

︽
清
稗
類
鈔
︾
載
，
清
初
，
襲
爵
平
南
王
的
尚
之
信
鎮
守
廣
東
，

喜
食
一
種
用
醇
酒
浸
漬
的
醃
菜
，
就
很
像
今
天
的
冬
菜
，
烹
飪
時

是
切
碎
用
油
焗
燜
，
或
者
做
成
羹
湯
。
尚
之
信
每
飯
都
必
備
一
小

碟
佐
餐
。
他
的
一
個
小
妾
，
甚
至
因
擅
長
製
作
這
種
醃
菜
而
受

寵
。敝

鄉
愛
吃
冬
菜
的
人
很
多
，
卻
少
有
人
自
己
動
手
做
，
皆
是

由
外
地
運
來
。
推
究
原
因
，
大
概
是
沒
有
好
的
原
料
，
難
為
無
米

之
炊
的
緣
故
。
凡
蔬
菜
，
經
霜
方
才
甘
美
，
而
敝
鄉
乏
霜
雪
，
加

上
所
產
的
白
菜
和
芥
菜
與
北
方
相
比
要
瘦
瘠
不
少
，
要
件
不
足
。
所
以
，
昔

日
國
營
雜
貨
舖
裡
來
了
好
的
冬
菜
，
很
多
人
都
是
一
斤
兩
斤
地
買
，
用
紙
捆

作
一
包
，
作
為
饋
贈
同
鄉
親
友
的
土
特
產
。
留
作
自
己
吃
的
部
分
就
用
玻
璃

瓶
子
裝
着
，
到
了
晴
天
，
用
一
個
大
竹
簸
箕
攤
開
，
放
到
門
口
晾
曬
。
不

過
，
冬
菜
也
不
能
曬
得
太
乾
，
需
留
有
少
許
水
分
，
才
能
保
留
它
獨
有
的
清

香
脆
嫩
，
要
掌
握
這
個
度
，
也
需
有
一
定
的
生
活
經
驗
才
行
。

對
冬
菜
尤
為
鍾
情
的
是
客
家
人
，
很
多
菜
都
會
用
到
，
如
冬
菜
扣
肉
，

冬
菜
蒸
魚
，
冬
菜
肉
末
燜
豆
腐
。
雖
然
冬
菜
扮
演
的
多
是
配
角
，
起
到
的
卻

是
增
味
的
關
鍵
作
用
，
有
沒
有
它
，
菜
的
味
型
是
不
一
樣
的
。
如
用
冬
菜
蒸

成
的
肉
餅
，
就
是
餐
桌
上
的
一
道
亮
色
。
冬
菜
濃
郁
的
窖
香
，
不
僅
化
解
了

肉
的
膻
味
，
也
強
化
了
肉
質
的
香
鮮
，
使
嫩
滑
的
口
感
更
為
突
出
。
所
以
，

這
道
菜
一
端
上
桌
，
即
使
口
味
再
挑
剔
刁
鑽
的
人
，
也
會
忍
不
住
添
一
碗
白

飯
。
而﹁
好
吃﹂
、﹁
下
飯﹂
，
也
就
是
對
冬
菜
肉
餅
最
為
樸
實
的
評
價
。

一
道
看
似
簡
單
的
家
常
小
菜
，
在
普
適
性
及
讚
譽
度
方
面
，
並
不
亞
於
珍
餚

巨
製
。

我
學
生
時
代
住
校
，
冬
菜
麵
是
我
們
最
常
吃
的
一
款
宵
夜
。
幾
個
舍
友
用

電
爐
支
一
口
小
鍋
，
先
煎
幾
個
荷
包
蛋
，
然
後
用
油
把
冬
菜
爆
香
，
隨
即
添

入
一
勺
水
燒
開
，
放
入
麵
條
煮
熟
，
就
是
香
噴
噴
的
雞
蛋
冬
菜
麵
了
。
把
麵

端
在
手
裡
，
會
看
到
散
亂
的
油
花
分
佈
在
湯
麵
上
，
細
碎
的
冬
菜
夾
雜
在
麵

條
中
間
，
用
筷
子
挑
起
，
就
能
聞
到
絲
絲
甘
香
，
吃
起
來
清
爽
嫩
脆
，
香
溢

滿
口
。
麵
湯
經
過
冬
菜
的
潤
飾
增
鮮
，
美
妙
之
處
自
不
必
多
說
。
寒
冷
的
夜

裡
，
有
一
碗
清
鮮
的
冬
菜
麵
暖
肚
充
飢
，
實
乃
稱
心
快
事
。
現
在
回
想
起

來
，
如
果
能
把
那
一
刻
的
美
好
時
光
永
遠
留
住
，
即
使
天
天
吃
冬
菜
麵
也
無

所
謂
。 冬 菜 五味

人生
陶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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